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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自传（一） 

〔美〕本杰明·富兰克林 

穷苦之家的幼子 

（自传1771年写于英国都怀福德村圣阿萨夫教堂主教家中） 

 

我儿： 

你也许还记得我的这个爱好——搜集有关祖上的一切珍闻逸事。当你跟我同住在英

国的时候我曾经为了这个缘故跋涉旅行，遍访家族中的老人。现在的我正在乡间休假，

预计会有一个星期的空闲时间，我想也许你同样的希望知道我这一生的故事（其中有许

多你还没有听过），于是我就坐了下来，把这些故事为你写出来。上了年纪的人，通常

喜欢在往事的追忆中寻求快乐和安慰。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也想寻求这种乐趣，因

而我把我的这部自传奉献给世人。或翻阅，或弃之一旁，那就悉听尊便了。 

除了这个原因，我还有另外一些想法。我出身贫寒，在一个穷苦卑贱的家庭中度过

了我的幼年时光，多年之后我居然生活富足，在世界上还有那么一些声誉，到现在为止

我的一辈子过的还算顺当，一帆风顺。这些都要感谢上帝，赐予我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或许我的子孙后代渴望知道这些处世之道，如果与他们的情况相似的话，可以用来借鉴。 

既然谈到了感谢上帝，我就要虔诚地说，多亏上帝的帮助我才获得了幸福和成功。

这种信仰，使我深信上帝的仁慈将继续使我愉快、幸福。它将帮助我从我所可能遇到的

困境中解脱出来。 

回顾自己的一生，我有时不禁这样想：如果有人提议我再活一世的话，我倒愿意重

演这一生，如若可能；我也希望把某些不幸的遭遇变得更顺利些。但由于这种重演是不

可能的，那么最接近重演的似乎就是回忆了。为了使回忆尽可能地保持久远，就应当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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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记下来。 

我的一位同样爱好收集家族遗闻轶事的伯父曾经写过一些关于我们祖先的笔记，从

他的笔记中我们知道“富兰克林”这个姓氏，它原是英国十四五世纪非贵族的小土地所

有者或自由农阶层的名称。富兰克林家族在使用此姓时，就已经生息在英格兰诺桑普敦

郡的爱克顿教区至少300年了。他们享有30英亩的自由领地，以打铁为副业。打铁这一

行业在我们家族一直由长子继承，家中的长子总是学打铁的。 

我祖父有4个儿子，约瑟是最小的那个。也就是我的父亲，他很早就结婚了，大约

在1682年带着妻子和3个孩子漂洋过海，迁到新英格兰的波士顿城来，以摆脱非国教信

徒在英格兰的非法地位，跟他们一起来的还有一批希望在新大陆可以享有宗教自由的人。 

我父亲的第一个妻子后来又生了4个孩子，加上第二个妻子（也就是我的妈妈）的

13个，我是这17个孩子中最小的，在波士顿出生。父亲用他哥哥的名字把我命名为本杰

明。 

我想，你们也许很想了解我的父亲。他身体健康，强壮有力，人又聪明。他会画画；

在音乐上，也有点修养，嗓音洪亮、悦耳。所以，有时候在晚间工作完毕后，当他在提

琴上拉着赞美歌的调子，一面唱着歌的时候，听上去全家人都是一种享受。 

父亲会使用许多行业的工具，会做好多东西。他突出的优点是不论对家庭私事还是对

公共事业，都有独特的见解和准确的判断力。父亲从没担任过公职，一大堆孩子要他教育，

而且缺吃少穿，只能忙于自己的那一行业。 

我清楚地记得，公共团体的负责人常常来拜访他，征求父亲对于镇里或所在教区的

公共事业的意见，而且十分尊重他的看法和建议；一些人在他们有困难的时候，也常请

我父亲给他们出主意、想办法。我父亲很喜欢邀请朋友和邻居一起吃饭、闲谈。只要有

可能，他总是这样做。在这种时候他总是设法提出一些明智或有益的讨论题目，以增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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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的智慧，来引导我们为人处世要端正、公平和贤明。 

我几乎根本不注意桌上的饭菜，这样就养成了不挑食的习惯。结果当我长大时我对

这些事物完全不加注意，对我面前的菜肴漠不关心，甚至在饭后几小时内人们若问我饭

餐的内容我会瞠目不知所对。在旅途中，当我的旅伴们因为缺乏可口的食物，不能满足

他们比较高贵精致的口味和食欲而感到痛苦的时候，我这种习惯倒是一种方便。 

我的母亲也很健壮。她给她所有的13个孩子哺乳。父亲活到89岁，母亲活到85岁。

除了他们去世的那年，我从没听说他们生过什么病。他们被合葬在波士顿。 

几年前我在他们的墓前立了一块大理石墓碑，上面铭刻着如下的碑文： 

 

约赛亚·富兰克林和他的妻子阿拜亚共葬于此。 

在婚后的55年中他们相亲相爱地生活着。 

他们既无田产，又无高薪厚禄， 

靠着不断的劳动和勤勉，蒙上帝的祝福， 

他们维持了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安乐度日， 

并且抚养了13个孩子、7个孙儿，声誉良好。 

读者，从这个实例中， 

你应当勉励自己，在你的职业中勤奋从事， 

切勿不信上帝。 

约赛亚是一个虔诚谨慎的男子， 

阿拜亚是一个细心贞洁的妇女。 

他们的幼子， 

立此碑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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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表孝意和纪念。 

约赛亚·富兰克林生于1655年，卒于1744年，享年89岁。 

阿拜亚·富兰克林生于1667年，卒于1752年，享年85岁。 

  

关于我的父亲母亲，我唠唠叨叨地讲了许多离题的话，从这里我看出我已在逐渐衰

老了，过去我写文章比现在条理清楚。就好像在私人的团聚中，人们的衣着和在公共舞

会上是不一样的。在这种懒散的氛围中回忆自己的家庭，我也会自然而然地滔滔不绝起

来。 

 

二年级的辍学生 

闲话休提，言归正传：在我8岁那年，我的哥哥们已经在各种不同的行业当了学徒，而父

亲则打算把我奉献给宗教事业，所以把我送到语法学校去念书。我早年读书颖悟，他的朋友们

也都说我将来读书一定很有成就。我进步很快，在语法学校里念了不到一年，就逐步地从班里

的中等生一跃成为全班之冠。但是在我升入二年级的时候，因为家庭人口多，负担不起大学求

学的费用，而且父亲考虑到许多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日后穷困潦倒，他改变了主意：叫我离开语

法学校，把我送到另外一所学习书法和算术的学校里去。 

在那里，我很快地学会了一手清晰的书法，但是算术我总是考不及格，并且进步甚

微。10岁时父亲让我退学回家，帮助他经营制造蜡烛和肥皂，还做一些剪烛芯、灌烛模、

管店铺、出差的活儿。就这样我在我父亲的铺子里工作了两年，一直到我12岁的时候为

止。 

我哥哥约翰本来是学皂烛制造业的，这时已经离开了我父亲，成了家，在罗特岛独

自做起生意来，很明显地我注定要接替他的位置，成为一个蜡烛制造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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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这个时候我仍然对这个工作没有什么兴趣，我对航海仍然怀有深切的渴望。父

亲非常恼怒，他恐怕我没有感兴趣的工作就会逃出去航海。因为这样，他经常带我出去

散步，参观细木匠、砖匠、旋工、铜匠等各种各样的工作，以便观察我到底对哪一行最

感兴趣。 

因为住在沿海，我常到海边和水中去。我很早就擅长游泳，也学会了划船。当我和

其他小孩在船上的时候，他们通常总是听我的命令，特别是在处境困难的时候。在其他

场合我一般也是孩子们的头儿，有时候我使他们陷入窘境。我想举其中的一个例子，因

为这件事显示了我早年突出的热心公益的精神，虽然当时这件事是做得不对的。 

在水车贮水池的一边有一个盐泽，在涨潮的时候，我们时常站在盐泽的边上钓鲦鱼。

由于践踏得多了，我们把盐泽的边沿弄成一个泥沼了。我提议在那里修筑一个我们可以

站立的码头，我把一大堆石块指点给我的同伴们看，这些石块原是为了在盐泽边上建筑

一所新屋预备的，它们却很符合我们的需要。因此在晚上当工人们已经离开的时候，我

召集了几个同伴，我们像一群蚂蚁似的不辞劳苦地工作着，有时候两三个人搬一块石头，

我们终于把石块全搬来了，修好了我们的小码头。第二天早晨工人们不见了石块大为惊

异，后来才在我们的码头上找到了。他们追究这是谁干的。接着他们发现了这是我们的

把戏，就向我们的家长告状。我们中有几个就因此受到了父亲的责备。虽然我辩解说这

桩事是有益的，但是我父亲使我深信：不诚实的事是不会有益的。 

从那以后我一直保留着一项爱好：观察手艺高明的工人运用他们的工具。这种细心

观察对我一直很有用：由于从观察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所以偶尔我还能够修理家里的

一些小东西，各种零活儿也都能做做。当一种新鲜的想法在我心里强烈地涌动的时候，

我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制造小小的机器进行试验。最后我父亲选择了制刀业作为我的职

业，正好那时候我的表哥在波士顿开了一家刀厂，我就被送到他那里当学徒，但是因为

5



他希望从我身上获得相当大的一笔学徒报酬，这触怒了我父亲，所以他又把我带回了家。 

 

 

从书迷到印刷匠 

我从小就爱好读书，只要我手上有零用钱几乎全部都花在书上。因为我喜爱《天路历

程》，所以我一开始就收集了约翰·班扬文集单独发行的小册子。以后我把它们卖了，用

这笔钱我买了柏顿的《历史文集》。这些是开本很小的由小贩们贩卖的书籍，价格便宜，

全集共有四五十册。我父亲的小图书馆收藏的主要是一些有关神学论辩的书籍，其中大多

数我都念了，当时我的求知欲是那么旺盛，但是因为我已经决定不做牧师了，我便失去了

机会阅读更适当的书籍，现在想起这件事还使我感到万分遗憾。我在普鲁泰克的《英雄传》

上面花了不少时间，不过我认为这本书是非常值得我这么做的，笛福的《论计划》和马太

博士的《论行善》，也对我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思想倾向一直影响到我一生中以

后的某些重大事件。 

这种对书籍的爱好最后使我父亲决定让我从事印刷业，尽管他已经有了一个儿子——

我的哥哥詹姆士正从事这种行业。1717年我哥哥詹姆士从英国回来，带来了一架印刷机和

铅字，准备在波士顿开业。 

我对印刷业的爱好远胜过我父亲经营的皂烛业，但是尽管如此，我对于航海仍不能忘

怀。为了预防这种渴望带来令人不安的后果，我父亲急欲叫我跟我哥哥学徒。我反对了一

些时候，但是最后我还是签订了师徒合同，当时我只有12岁。按照合同，我将充当学徒直

到我21岁时为止，只有在最后一年中我才能按照合同获得出师职工的工资。没过多长时间，

我熟悉了印刷技术，成为我哥哥的得力助手。这时我有机会阅读较好的书籍了。我跟一些

书铺的学徒们打交道，这种相识有时使我能够从他们那里借到一本小书，但是我很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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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地交还给他们，并且保持书本的整洁。有时候在晚间借到一本书，第二天一清早即须

归还，因此我常常坐在房间阅读到深夜。 

过了一些时候，有一个很聪明的商人，名叫马太·亚当先生，经常到我们的印刷铺里

来。他家藏书颇多，他注意到了我，邀我到他的藏书室里去，欣然借给我一些我要读的书

籍。那时我对诗歌产生了兴趣，写了几首小诗。我哥哥认为写诗可能以后有用，所以鼓励

并且命我编写两首应时叙事诗。一首叫做《灯塔悲剧》，叙述华萨雷船长和他的两个女儿

溺毙的故事。另一首是水手歌，叙述捉拿海盗铁契（或叫做“黑胡子”）的经过。这两首

诗都没有什么价值，是用低级小调的格式写成的。 

印好了以后，我哥哥叫我到镇上各处去叫卖。第一首销路很不错，因为它叙述的是新

近发生的、曾经轰动一时的事件。这事使我心里暗喜，但是却遭到了我父亲的反对和嘲笑，

他说诗人几乎都是穷光蛋。这样我幸免成为一个诗人，但是父亲的指点和鼓励在我一生中

对我的散文写作十分有用，而且是我发迹的一种主要手段，下面我将告诉你，我是如何在

这一方面获得我现有的一点儿小小才能的。 

那时候我和镇上另一个爱好读书的孩子来往频繁，他叫高令斯。我们之间经常有争论，

都有一种想要驳倒对方的心理。有一次我和高令斯就妇女是否应该受高等教育，以及她们

是否具有研究工作的能力进行了小小的争辩，他认为妇女受教育毫无必要，而我或多或少

为了辩论的缘故和他持相反意见，辩论并没有得出什么结果，于是我们就各自走开了。 

我心里总是认为：他驳倒我更多不是靠有力的论据而是靠雄辩的语言，所以就把论据写成

信件寄给他，就这样，在我们来往的三四封信中父亲发现了我的那篇文章。父亲说我的拼写和

用词胜过了对方，但是在修辞和条理方面却相形见绌，从那以后我便注意在这方面多加练习。

正好在那个时候我发现了一本《观察家》杂志，我认为里面文章写得好极了，如果可能的话，

我想模仿它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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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拿了几篇论文把每一句的思想做一个简单的摘要，接着把它搁置几天，然后不

看原书，用我自己想得起来的合适词句，把每一点摘录下来的思想用完整的句子表达出来，

又凑成整篇的论文。然后我把我的《旁观者》与原来的比较，发现一些我的缺点，做了修

正。我还把其中的一些故事改写成了诗，然后过一段时间再改成散文，这样做是教我如何

排列思想的一种好方法，在复原后与原文比较时，我发现了许多缺点，就加以改正。经过

这段练习，我的写作能力逐步得到了提高，这种进步鼓励了我，使我相信在将来我或许可

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英文作家。 

我阅读书籍和做这类练习的时间是在晚间工作完毕后，或是早晨工作开始以前，或是在星

期日。在星期日，尽管我父亲还是在他的管教之下惯常逼我去做礼拜，尽管我当时确实还认为

做礼拜是我们应尽的义务（虽然我好像无暇参加礼拜），我总是尽可能地躲避参加这种普遍遵

守的崇拜仪式，设法独自一人留在印刷所里。 

大概在我16岁左右的时候，我偶然看到了一本宣传蔬食的书，我就决心实行蔬食，我

用在食物上省下的一笔钱买了不少书，这样做还有另外一个好处。由于我的饭食非常简单，

为我节约了不少读书的时间。此外由于饮食节制还使人头脑清醒、思维敏捷，所以我的进

度比以前更快了。 

在阅读中，苏格拉底的推理方法给我深刻的印象，他总是心平气和地提出质疑，然后

谦恭和蔼地阐述自己的观点，我决定在辩论中学习他的方法，诱使对方陷入自相矛盾的困

境，这样即使对方的知识比我渊博他们也无法摆脱这种困境，这样最后的胜利总是属于我。 

但是在几年后我就抛弃了这种辩论方法，只留下一部分要领。在论述观点的时候我用

“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恐怕是这样的”代替了“毫无疑问”这样的字眼，我相信用这种方

法我能在许多问题上说服别人，毕竟辩论的目的是为了相互阐明观点从而取得一致，为了

达到这个目的，聪明的办法应该是用一种谦和的态度使善意的人们不会反对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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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柏说得很好：你不应当用教训的口吻去教导人；别人不懂的东西，你应当作为他们

遗忘了的东西提出来。 

蒲柏接着又告诉我们：即使你自己深信无疑，说话的时候也应当外表谦虚。大言不惭

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傲慢即是愚蠢。 

十七岁离兄出走 

在1720或1721年，我哥哥开始出版报纸了。这是在美洲殖民地出现的第二份报纸，

叫做《新英格兰报》。在它以前，在那里唯一的报纸是《波士顿邮报》。我哥哥的朋友

中有人认为这计划不易成功，劝他放弃，因为他们认为殖民地有了一家报纸，已经够了，

但是，我哥哥执行了原定的计划，当报纸排好了版，印好以后，他就派我到镇上各处把

报纸送给订户。 

在他的朋友中有一些人替报纸写一些小品文，作为消遣。这些文章使报纸的声誉提

高，增加了销路。这些人常到印刷所来，当我听到他们述说他们的作品是如何受人欢迎

的时候，我跃跃欲试地想写一些东西投到报馆去。 

但是，因为我还只是一个孩子，我猜想我哥哥会反对在他的报上发表我的稿件的。

于是，我设法改变了我的笔迹，写了一篇匿名的文章。夜间放在印刷所的门口。第二天

早晨写文章的朋友们照常来访问时，他们评论了我的作品，当他们猜度它的作者时，他

们提到的全是我们中间有学问有智慧的知名之士，这些都使我非常高兴。现在想起来我

觉得很幸运地得到了他们的赞赏，但是同时也感到也许他们并不真正是像我当时想象的

那样有眼力。 

在受到了这次鼓励以后，我又写了几篇文章，用同样的方式投递到报馆去，这些文

章也同样地获得佳评。后来我对这种把戏失去了兴趣，就向大家宣布这些作品的真正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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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我哥哥的朋友们对我比以前更加重视，但这使我哥哥大为不快，因为他以

为，这样做或许会使我过分地自负。这事可能是我们之间开始出现不和睦的原因之一。

尽管他是我的哥哥，他总认为我们之间是师徒关系，因此他认为我当然也应当像其他学

徒一样地替他干活。而我认为作为哥哥，他应当对我好一些。 

当我们把争执带到父亲跟前时，我想也许在大多数时候我总是在对的一方面，或者

是我比他能说善辩，因为我父亲总是站在我这一边。 

我哥哥脾气急躁，常常打我，这使我十分生气。我觉得我的学徒生活十分枯燥乏味，

因此我不断地盼望有机会缩短我的学徒期限，后来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一次偶然的机会

使这一天终于来临了。 

在我们报上登载的一篇关于某一政治问题的文章（题目我现在记不起来了）触怒了

州议会。他们发出了一张议长拘押票，逮捕了我哥哥，控告了他，并且判了他一个月的

徒刑，我想这大概是因为他不愿泄露原作者姓名的缘故吧。他们也逮捕了我，在会议上

审问了我，但是我的回答没有使他们达到目的，他们只得教训了我一番，放我走了，也

许是因为他们认为作为一个学徒，我有保守师父秘密的义务吧。 

我哥哥的朋友们在我们的印刷所里举行了一次会议，有人提议改换报纸名称就可逃

避法令，但是我哥哥没有接受这项提议，最后他们决定了一个较好的办法，将来报纸采

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义出版。为了避免州议会可能会非难，说哥哥还是通过他的学

徒在出版报纸，他们策划把我旧的师徒合同归还给我，在背面写明一切义务完全解除，

在必要时我可以拿出来给人看。 

但是为了保障他对我的服役的权益起见，我得另外签订一个新的适用于未完的学徒

期限的合同，这个合同将不予公开，这样这个报纸在我的名义下继续了几个月之久。 

我和我的哥哥之间又发生了新的争执，我坚决地维护我的自由，认定他不敢公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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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同。我这样趁火打劫是不公允的，因此我认为这是我一生中第一个大错。但是因为

他的急躁脾气常使他对我拳足交加，而当我因此感到愤恨时，我对这一行动的不正直性

无动于衷，但是在平时他倒也不是一个性情暴戾的人，可能我当时太无礼貌，太惹人生

气了。 

当他知道我将离开他时，他走遍波士顿的所有印刷厂，关照每一个老板拒绝给我工

作。我想到纽约去，因为那里有一家印刷铺，并且离波士顿距离最近。我决定了出走，

但是因为这时候我父亲偏袒我哥哥，我想假如我明目张胆地离开，他们会设法来阻拦我。

因此，我的朋友高令斯就替我想了一个小小的妙计。他跟一只纽约州的帆船的船长讲好

了让我搭坐他的船，说我使一个不正经的女孩子怀了孕，她的朋友们又逼着我娶她，因

此我无法公开地出现或上船。这样我卖掉了我一部分的书籍，拼凑了一点钱，悄悄地上

了船，因为是顺风，3天后我已经到了纽约。这样一个仅仅17岁的男孩子，既不认识当

地的任何人，也没有一封介绍信，口袋里仅有少量的金钱，到了一个离家几乎300英里

之遥的地方。 

这时候我对航海的兴趣已经消失了，不然倒可以满足这个志愿了。但是，我学会了

一种手艺并且自信是一个很好的技术工人，我去找当地的印刷铺老板威廉·勃拉福，请

他收我为伙计。他是宾夕法尼亚的第一个印刷铺老板，后来搬到纽约来了。他那里生意

不多，人手已经够了，所以他不能雇佣我。但是他告诉我他在费城的儿子可以雇佣我，

于是我出发了，坐船到安蒲，留下我的箱子和铺盖，以后由海道运来。 

在横渡海湾时，我们遇到了狂风，把我们破烂的帆撕成碎片，因此我们无法驶入小

河，狂风却把我们吹到长岛去了。在途中，一个喝得烂醉的荷兰乘客失足坠入海中，当

他正往下沉的时候，我伸手入海抓住了他乱蓬蓬的头发，把他拉了起来，这样我们总算

又把他放在船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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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靠近长岛时，我们发现无法在该地登陆，因为那里的海滩海浪澎湃，乱石丛生。

岸上有人来了，对着我们大声呼喊，我们也向他们呼叫，但是风太大了，浪太响了，我

们听不清对方所说的话，因而无法相互表达自己的意思，岸上有划子，我们做了手势，

呼喊他们用船来接我们，但是他们或者是不懂我们的意思，或者是认为这事根本做不到，

他们就走开了。 

天黑了，我们除了等着风势减弱以外，别无他法，在这个时候，我和船老板决定去

睡一会儿，外面浪花打在船头上，漏进舱来打在我们身上，这样，我们躺了一夜，根本

就没有睡着。第二天风渐渐小了，我们努力想要在天黑前到达安蒲，因为我们已经在水

上过了30小时，既无食物，又无饮水，我们只有一瓶混浊的糖酒。 

当天晚上，我发了高烧，上床睡了，但是我记得曾经在什么地方读到过多喝凉水能

治疗发烧，所以我就这样做了，出了大半夜的汗，烧退了。第二天上午，向着50英里以

外的地方徒步前进，在那里，据说有船可以送我直达费城。 

这一天整天下大雨，我全身湿透了，到了中午我感到很疲劳，所以就在一家小客店

里耽搁了一夜，这时我开始有点懊悔当初不该离家出走了。尽管如此，第二天我还是继

续赶路，到了傍晚在一个地方宿了一宿，碰巧遇到一只小船打算去费城，船上的人让我

上了船，我们划了整整一夜，在星期天早晨八九点钟到达了那里，在市场街码头上了岸。 

 

费城巧识宾州州长 

进入这个城市的时候我风尘仆仆，口袋里装满了衬衫和袜子。我一个熟人也没有，

也不知到何处去找住宿，精疲力竭饥寒交迫。我的全部现金是一元荷兰币和约值一先令

的铜币。 

接着我上了街，买了3个便士的面包，因为我口袋里装不下，我就两肋下各夹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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